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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正推动中文国际传播由资源数字化进一步走向应用智能化，但技术功能的扩展并不等同于传播

效能的自然提升。文章以中国知网筛选得到的167篇期刊文献为主要样本，在梳理人工智能赋能中文国

际传播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借鉴专业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力框架(P-GenAI-C)的分析思路，考察人工智能对

育人模式、传播资源和教师角色的影响，并分析与之相伴的现实瓶颈。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推动传播关

系由教师–学生二元互动向教师–机器–学生三元协同转变，传播资源由静态供给向动态生成和智能适

配演进，教师专业重心由知识传授转向学习设计、过程指导和人文引领；与此同时，教师技术整合与风

险治理能力不足、资源供给结构失衡与深度智能化不足、学习者面临输出适配偏差、情感支持不足及主

体性弱化等问题仍较为突出。基于上述问题，文章从教师能力与伦理治理、资源精准供给与质量进化、

学习者使用准备与人机协同三个层面提出相互对应的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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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s moving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beyond resource digi-
talization toward more intelligent applications, yet expanded technological functionality does not 
automatically translate into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Drawing primarily on 167 journal arti-
cles screened from CNKI, this study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AI-enabled international dissemi-
nation of Chinese and uses the Professional GenAI Competence (P-GenAI-C) framework as an ana-
lytical reference to examine changes in educational models, communication resources, and teacher 
roles, together with the practical bottlenecks that constrain them. The review shows that AI is trans-
forming communication relations from dyadic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to triadic teacher-ma-
chine-student collaboration, moving resources from static provision toward dynamic generation 
and intelligent adaptation, and shift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focus from knowledge transmission to-
ward learning design, process guidance, and humanistic guidance. At the same time, insufficient tech-
nology integration and risk-governance capacity among teachers, imbalanced resource provision and 
limited deep intelligence, and learner-side problems such as output mismatch, inadequate emotional 
support, and weakened agency remain salient. Accordingly, the paper proposes matched pathways in 
three areas: teacher competence and ethical governance, precisely targeted resource provision and 
quality evolution, and learner preparedness for use and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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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教育数字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国

际中文教育兼具语言教育、跨文化交际和国际传播等属性，技术迭代不仅改变资源形态，也正在进入教

学设计、学习支持、评价反馈和教师专业工作等环节。如何在发挥人工智能效率优势的同时保持教学规

律性、文化适切性和学习者主体性，已成为国际中文教育数智化转型中的核心问题。 
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国际中文教育，学界已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宏观与综合研究主要关注转型逻辑、

应用边界和治理框架。欧志刚等基于人工智能与教育 CSSCI 文献分析，将教学数字化升级、教师数字化

转型和资源数字化整合概括为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研究方向[1]；徐娟、马瑞祾从 ChatGPT 切入，讨论其

对国际中文“教、学、评”场景的影响及技术变革[2]；陆俭明从国际中文教育整体发展出发，梳理数智

化的现实图景、主要挑战及应对思路[3]；张曼等从教学理念、教学资源、教学实践和智慧评价等方面讨

论国际中文教育数智迭变的实现路径[4]。在研究版图的梳理上，周正红等对 2022~2025 年 383 篇文献进

行计量分析，将热点归纳为人工智能应用的机遇与挑战、国际中文教学、教学资源、教师、中文国际传

播和“中文+”等六类[5]；王治敏等则从语音识别、文本生成、知识图谱、虚拟现实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

出发，系统梳理其在资源研发、教学实践与测试、平台开发中的应用[6]。这些研究从不同层面说明，人

工智能已经由外围辅助工具逐步进入国际中文教育的核心运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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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和微观研究进一步转向具体教学机制与应用效果。蔡建永、刘晓海构建“三段九步”智慧教学

模式，探索课前、课中、课后的一体化教学闭环[7]；连维琛等基于文心大模型开发 AI 中文语伴，对不同

开发模式进行比较[8]；欧志刚等整合语音合成、文本翻译、图像生成等技术，构建人工智能多模态教学

资源生成与评价框架[9]；曹钢、梁宇以知识图谱为抓手，讨论规模化因材施教的资源组织路径[10]。随着

研究走向实证，刘玉屏等对大语言模型完成教学设计、HSK 模拟试题编写和作文评分的效果进行测评，

既肯定其应用潜力，也指出生成结果仍需人工把控[11]；梁宇等基于 1033 份调研数据分析国际中文教师

人工智能应用的能力与意愿差异[12]；Rovira-Esteva 以中文初学者为对象发现，ChatGPT 在相似提示下可

能产生随机错误或无意义结果，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和 AI 素养直接影响使用成效[13]。与此同时，王琪、

饶高琦从算法偏见、数据隐私与主体性等方面构建伦理风险分析框架[14]；赵羚、王辉则从教育主体、传

播模式和教育生态等层面讨论人工智能的可能性、风险与治理方向[15]。 
综合来看，现有研究已经从宏观转型、教学模式、资源建设、教师发展和风险治理等方面形成较为

完整的议题谱系，但仍存在进一步整合的空间。其一，部分研究受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影响，容

易以大语言模型代表人工智能整体，对智能语音、知识图谱、学习分析等不同技术形态及其阶段差异关

注不足；其二，现有成果常将“赋能价值”、“现实问题”和“应对路径”分开讨论，技术已经改变了

什么、这些变化为何在实践中受阻、优化路径如何与具体问题对应，三者之间的逻辑链条尚可加强；其

三，教师、资源与学习者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变量，技术成效取决于三者之间能否形成适配关系。基于此，

本文以中国知网相关期刊文献为主要样本，梳理人工智能赋能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并借鉴 P-GenAI-
C 关于技术熟练度、教学兼容性、专业工作、风险与伦理和学生准备的核心逻辑[16]，构建“发展历程–

赋能影响–现实瓶颈–优化路径”的分析链条。 

2. 数据获取、发展历程与分析框架 

2.1. 数据获取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为主要数据来源，检索时间为 2026 年 8 月。为兼顾学科名称与技术术语的演

变，采用主题字段(SU)进行组合检索：第一组包括“国际中文教育”、“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

第二组包括“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生成式 AI”、“ChatGPT”、“数字化”、“智慧教育”、

“数智化”等。后 3 项主要用于追溯人工智能兴起前后的数字化过渡研究，人工筛选时剔除仅讨论一般

信息化而未涉及智能技术或智能化教学机制的文献。限定文献来源为期刊，共获得 398 篇文献；经逐篇

阅读，剔除会议通知、书评、简讯以及研究对象明显不符的文献后，最终得到有效文献 167 篇。参考闫

慧颖、刘华对国际中文教育数字化研究的阶段讨论[17]，并结合技术形态与研究重点变化，将人工智能赋

能国际中文教育的历程划分为萌芽期、发展期和融合期。 

2.2. 发展历程 

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智能技术应用并非由单一事件推动，而是与政策引领、技术迭代和学科发展相互

作用。图 1 以 2000 年以来相关研究的年度变化及关键事件为线索，呈现从网络化资源建设到人工智能深

度嵌入的总体趋势。由于萌芽期主要发生在 2000 年以前，相关情况主要依据 CALL 研究进行历史回溯，

未纳入图中。 

2.2.1. 萌芽期(2000 年之前) 
早期相关实践主要依托计算机、多媒体和单机课件。许德宝将 1970~1985 年概括为 CALL 开创阶段，

将 1986~1999 年概括为起步与发展阶段，并分别与行为主义 CALL 和交际法 CALL 相联系[18]。这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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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年度发文量依据阶段性检索结果作趋势性估算，用于呈现研究演进，不与最终 167 篇分析样本作简单加总；

2026 年数据截至 8 月。 

Figure 1. Research evolution trends and key events of intelligent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ince 2000 
图 1. 2000 年以来国际中文教育智能化研究演进趋势与关键事件 
 
期，音频、视频和辅助教学软件主要承担标准发音呈现、汉字笔画演示和重复练习等功能，技术基本处

于教师教学的外围，研究也多聚焦工具功能及其课堂辅助效果。 

2.2.2. 发展期(2000~2015 年) 
互联网与 Web2.0 的发展推动技术由单机辅助走向网络化资源组织，在线课程、学习管理系统和数字

资源库逐渐成为研究重点。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学场景也由课堂内部不断向网络空间和海外学习环境延伸。

与萌芽期相比，这一阶段的核心变化是资源由本地存储转向网络共享，技术开始支持课内外连续学习；

但平台之间的数据互通、资源持续更新以及基于学习者数据的个性化适配仍较为有限，数字技术的主要

作用仍集中在资源扩展与媒介转换。 

2.2.3. 融合期(2016 年至今) 
2016 年以来，智能语音、学习分析、知识图谱等技术逐步进入国际中文教育。马瑞祾、梁宇从驱动、

目标和实践三个层面分析数字化转型逻辑，指出人工智能、教育机器人、多模态学习分析、自适应学习

等技术将成为重要支撑[19]。2022 年底，ChatGPT 发布后，生成式人工智能进一步推动研究重心由“数

字资源怎么建”转向“人工智能如何参与教学”：智能语伴、教学设计、资源生成、自动评测和多智能

体等应用快速增加[6]-[8] [11]。与此同时，多智能体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20]、教师数字素养与伦理责

任等问题同步凸显。 
这一变化也说明，评价人工智能的教育价值不能只看工具是否进入课堂，还需要考察技术是否服

务教学目标、教师与机器如何分工、输出风险如何控制以及学习者是否具备必要的判断能力。P-GenAI-
C 正是从技术熟练度、教学兼容性、专业工作、风险与伦理、学生准备五个方面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专业应用能力[16]。鉴于本文讨论的人工智能还包括智能语音、知识图谱、智能评测等非生成式技

术，后文不直接套用该框架，而是将其作为分析参照，用以组织“影响–瓶颈–路径”之间的关系(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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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分析框架 

为将 P-GenAI-C 作为贯穿后文的分析工具，本文将其五个维度分别对应到教师、资源与学习者三个

层面的“影响–瓶颈–路径”分析之中(见表 1)。技术熟练度对应教师与学习者的工具运用能力，教学兼

容性对应资源与教学目标的适配，专业工作对应教师专业任务的重新配置，风险与伦理对应全过程风险

治理，学生准备对应学习者 AI 素养与主体性维护。 
 
Table 1. Five dimensions of the P-GenAI-C framework and their analytical mapping in this study 
表 1. P-GenAI-C 框架的五个维度及其在本研究中的分析映射 

P-GenAI-C
维度 核心关注点 在本研究中的对应分析 

技术熟练度 教师与学习者能否熟练、规范地

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教学模式向“教师–机器–学生”三元协同转变(3.1)；教师“会用工

具但不会教学整合”的能力短板(4.1)，对应任务化能力培养(5.1) 

教学兼容性 人工智能工具与教学目标、内

容、对象和评价方式的适配程度 
资源由静态供给转向动态智能(3.2)；供给结构失衡与深度智能化不足

(4.2)，对应需求匹配与质量闭环(5.2) 

专业工作 教学设计、反馈、评价与人文引

领等教师专业任务的重新配置 
教师角色由知识传授转向学习设计(3.3)，对应全过程风险治理与专业

判断(5.1) 

风险与伦理 对事实、文化、隐私、版权及算

法偏见等风险的识别与治理 教师风险治理能力不足(4.1)，对应备课–实施–评价全过程核验(5.1) 

学生准备 学习者的 AI 素养、主体性及情

感支持条件 
输出适配偏差、情感支持不足与主体性弱化(4.3)，对应分层使用支架

与过程性评价(5.3) 

3. 人工智能赋能国际中文教育的影响 

上述发展历程表明，人工智能的作用已经由单一工具辅助逐步延伸至教学过程内部。综合现有研究，

其影响并不只是增加了新的教学工具，而是开始改变教学互动结构、资源供给机制和教师专业工作的配

置方式，主要体现在教学模式、教学资源和教师角色三个方面。 

3.1. 教学模式：从二元结构到三元协同 

人工智能的介入推动国际中文教学由传统“教师–学生”二元互动逐步转向“教师–机器–学生”

三元协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学习交互、即时反馈和差异化教学三个方面。在学习交互方面，连维琛

等基于文心大模型开发 AI 中文语伴，为学习者提供课堂之外的持续对话练习[8]。在即时反馈方面，葛炳

仑、陈昌来通过游戏化中文语音教学系统的实验研究指出，语音识别、智能评测等技术能够丰富练习方

式并提高反馈效率，推动语音教学向个性化、互动化和智能化发展[21]。在差异化教学方面，Li 等发现

ChatGPT 可以在结构化提示下生成不同难度和体裁的学习材料，并在作文评分中表现出与人工评分显著

相关的结果[22]；刘玉屏等的测评也表明，大语言模型能够参与教学设计、试题编写和作文评分等任务

[11]。总体来看，机器开始承担高频交互、基础反馈和部分个性化支持，教师则更多负责目标设定、任务

组织和结果判断，学习者获得更大的自主练习空间，三者之间的功能重新配置成为智慧教学的重要变化。 

3.2. 教学资源：从静态供给到动态智能 

人工智能对教学资源的重塑主要体现在组织方式、生成方式和适配方式三个方面。在资源组织上，

曹钢、梁宇将国际中文教育知识图谱划分为学科知识图谱、标准与政策图谱、教学资源图谱和学习者图

谱，通过语义关联改变传统教材的线性组织方式[10]。在资源生成上，欧志刚等构建由需求分析、智能生

成和质量管控组成的人工智能多模态教学资源生成框架，将语音合成、文本翻译、图像生成等技术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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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资源开发流程[9]；韩欣欣等进一步以 DeepSeek 生成分级阅读文本，探索面向具体语言等级的资源开

发路径[23]。在资源适配上，大语言模型能够依据教学目标和提示条件调整材料难度、任务形式和反馈内

容[22]。这些研究表明，教学资源正在由“预先制作–统一供给”逐步转向“按需生成–关联组织–动态

调整”，资源开发与具体教学需求之间的距离有所缩短。 

3.3. 教师角色：从知识传授到学习设计 

人工智能进入教学过程后，教师的部分基础性、程序性和重复性工作可以由机器辅助完成，教师专

业工作的重心因而发生变化。刘利等在“ChatGPT 来了”专题讨论中普遍强调，人工智能可以分担信息

检索、材料生成和基础反馈等任务，但教师仍需把握教学目标、专业判断和人文价值[24]。具体而言，在

教学设计阶段，教师需要依据学习者语言水平、文化背景和学习目的选择技术并整合生成资源；在课堂

实施阶段，教师由单纯讲授者转向学习过程的组织者和调节者，决定何时采用机器反馈、何时进行人工

介入；在价值引领阶段，教师仍需承担文化解释、情感支持和伦理判断。陈晓夏、杜玉生也指出，智慧教

育时代国际中文教师需要由知识主导者转变为智慧课堂的搭建者[25]。因此，人工智能并未削弱教师的重

要性，而是使其专业价值更多体现在设计、判断、调节与人文引导上。 

4. 人工智能赋能国际中文教育的现实瓶颈 

人工智能已经在教学互动、资源生成和教师专业工作中展现出新的可能，但技术功能并不会自动转

化为稳定的教学效果。三元协同需要教师专业判断和学习者使用能力作为支撑，动态资源需要高质量语

料与持续评价机制作为基础，教师角色转型也要求技术能力与伦理治理同步提升。现有研究反映出的主

要瓶颈，集中在教师、资源和学习者三个层面。 

4.1. 教师层面：教学整合与风险治理能力不足 

首先，教师从“会使用工具”到“能够完成教学整合”仍存在明显距离。梁宇等基于 1033 份调研数

据发现，国际中文教师的人工智能应用呈现不同能力–意愿类型，教师是否愿意使用与能否有效使用并

不完全同步[12]；范慧琴等也指出，教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总体持积极态度，但实践应用能力相对薄弱，

并受到专业背景、培训经历等因素影响[26]。这说明部分教师已经能够使用聊天机器人或生成工具，却未

必能够根据语言等级和教学目标设计任务、评价模型输出并将机器反馈转化为有效的教学活动。 
其次，风险治理能力尚未与技术应用同步发展。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能涉及事实错误、文化偏差、

知识产权和学习者数据安全等问题。王琪、饶高琦将算法偏见与文化歧视、数据隐私与思维惰性、主体

性缺失等纳入国际中文教育伦理风险分析[14]；袁羲、吴应辉也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带来效率优势的

同时伴随内容失真、伦理失范和依赖风险[27]。国际中文教育具有鲜明的跨语言、跨文化属性，如果教师

只关注生成效率而缺少对事实来源、语言等级和文化表征的核验，技术优势反而可能转化为新的教学风

险。因此，教师层面的核心短板不是简单的“不会用 AI”，而是教学整合能力与风险治理能力尚未形成

稳定组合。 

4.2. 资源层面：供给结构失衡与深度智能化不足 

人工智能提高了资源生成效率，但资源“生成得快”并不等于“供给得准”。从供给结构看，戴军

明将国际中文教材发展中的问题概括为纸质主流的多、融媒体化的少，通用型的多、专门型的少，不同

语种注释型的多、国别化语别化的少等[28]。这类结构性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并未自然消失：如果底层优

质语料、国别化素材和专业领域知识不足，生成工具只能在既有内容基础上加快复制，文化教学、“中

文+”、成人专业学习以及特定国别、语别的资源缺口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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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深度看，数字化与智能化之间仍存在距离。李宝贵指出，新形态教材建设面临研发基础薄弱、

团队专业化程度不足和一体化建设困难等问题[29]；宋继华等进一步指出，数字资源应用存在非常态化、

建设主体认知鸿沟、合作机制不足和迭代滞后等困境[30]。更值得注意的是，智能生成本身也存在质量波

动。韩欣欣等以 DeepSeek 生成分级阅读文本的研究发现，模型在难度控制上稳定性较弱，部分语言指标

与教材文本仍存在差距[23]。由此，资源层面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有没有数字资源”转向“资源是否符合

具体需求、是否能够稳定适配、质量能否持续验证”。 

4.3. 学习者层面：输出适配偏差、情感支持不足与主体性弱化 

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输出不稳定会在学习者端形成直接干扰。Rovira-Esteva 针对中文初学者的

研究发现，相似提示可能得到随机错误或无意义结果，而学习者的中文水平和 AI 素养会显著影响使用效

果[13]。这说明“能够生成个性化内容”并不等于“能够稳定生成适合当前学习者的内容”；尤其对初级

学习者而言，当模型输出的复杂度或错误率超过其甄别能力时，本应降低学习成本的技术反而可能增加

认知负担。 
其次，机器反馈尚难替代语言学习中的社会互动与情感支持。吴永和等指出，多智能体教育应用仍

受到系统稳定性和安全性等因素制约[20]；Sikström 等对教学代理的系统综述也表明，尽管教学代理能够

提供提示、反馈和学习支架，但尚难达到自然、流畅的人际交流水平[31]。语言学习不仅需要指出形式错

误，还需要通过追问、鼓励、语境解释和真实交际建立表达意愿，机器在文化语境理解和个体情绪判断

方面仍有明显局限。 
此外，人工智能的便利性还可能削弱学习者的独立加工过程。袁羲、吴应辉提醒，过度依赖人工智

能可能造成学习主体性下降[27]；杨斯喻、王春辉也将知识幻觉、数据风险和主体依赖列为数智时代国际

中文教育需要关注的主客体风险[32]。如果写作、翻译或信息检索任务被直接交给模型，学习者可能跳过

搜索、比较、组织、表达和修订等关键认知环节。因此，学习者层面的瓶颈本质上是人工智能能力增长

快于学习者辨识、判断和负责任使用技术的能力发展。 

5. 优化路径 

前文所呈现的影响与瓶颈具有较为清晰的对应关系：教师由知识传授转向学习设计，要求其具备更

强的教学整合和风险判断能力；资源由静态供给转向动态智能，要求资源建设从数量扩张转向精准供给

与质量进化；教学关系由二元互动转向三元协同，则要求学习者形成与其语言水平相匹配的人工智能使

用能力，并保留真实的人际互动与独立思考空间。因而，优化路径的重点不是继续增加工具数量，而是

补齐技术进入教学之后暴露出的能力、资源与主体条件。 

5.1. 教师端：以教学任务为中心提升智能能力，嵌入全过程风险治理 

教师能力建设应从“工具会不会用”转向“能否用技术完成合适的教学任务”。职前培养可按照

“技术理解–教学整合–评价反思”三个层次组织：技术理解侧重掌握大语言模型、智能语音等工具的

基本功能、数据边界和常见错误；教学整合围绕语音、词汇、写作、文化教学等真实场景训练提示设计、

资源改编、AI 反馈与教师点评的组合方式；评价反思则要求教师比较不同模型输出，说明取舍依据，并

按照学习者语言水平和教学目标进行二次加工。在职培训也应减少单纯的产品演示，以一份可实施的 AI
辅助教案、一次课堂应用记录和一份反思报告作为培训成果，使教师能力评价从操作熟练度转向教学适

配度，均强调技术知识、教学应用、专业判断和学生引导之间的联动[16]，可为此类分层培养提供参照。 
风险治理则需要进入备课、实施和评价的全过程，而不是在课后以原则性提醒加以补充。备课阶段

可建立四项核验：事实与信源是否可追溯，词汇、语法和篇章难度是否与学习者水平匹配，文化表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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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简化、刻板化或语境缺失，输入模型的数据是否涉及隐私与版权；课堂实施阶段对 AI 生成内容保

留教师最终解释权和修订权；涉及文化知识、考试评价等高风险任务时，可采用“AI 生成–教师核验–

必要时同伴复核–课堂验证”的流程。这样，第三部分所讨论的教师角色转型才能真正落实为“会设计、

能判断、敢负责”，而不仅是材料生产方式的变化。 

5.2. 资源端：由增量扩张转向需求匹配，建立可追踪的智能资源质量闭环 

资源建设首先要解决供给结构与实际需求之间的错位。与其继续追求资源总量，不如建立“国别/语
别–语言等级–学习用途–主题领域”的需求目录，对现有资源进行标注并定期识别空缺，优先补充文

化教学、“中文+”、成人专业学习、小语种学习等薄弱领域。一线教师和目标学习者应在立项前参与需

求调研，资源开发后再通过课堂试用、学习数据和教师反馈进行修订，形成“需求识别–资源开发–课

堂应用–评价更新”的循环。这样既能减少通用资源的重复建设，也能避免生成式人工智能只是将已有

内容更快地复制一遍。 
在供需匹配基础上，资源智能化还需从一次性生成走向全生命周期管理。资源生产可形成“来源标注–

模型生成–自动分级检查–教师审核–学习者试用–版本更新”的基本流程：知识图谱连接词汇、语法、文

化和任务节点，自适应模块依据学习进度调整资源难度，学习行为数据用于发现高错点和低效资源；平台层

面统一核心资源标签、语言等级字段和学习行为记录口径，提升教材、资源库与教学平台之间的数据互通。

AIGC 生成资源还应保留模型版本、提示要求、主要信源和人工修改记录，使质量问题可追踪、可复核。欧

志刚等提出的“需求分析–智能生成–质量管控”框架[9]以及宋继华等对资源科学性、生成性和融合性的

强调[30]，都说明资源智能化的关键不是“生成更多”，而是建立持续的质量进化机制。 

5.3. 学习者端：按水平配置 AI 使用支架，以真实互动和过程评价维护主体性 

学习者侧的关键并非提高人工智能使用频率，而是让使用方式与其语言水平和判断能力相匹配。初

级学习者宜优先使用教师筛选的工具、提示模板和限定任务，并将模型答案与教材、词典或教师提供的

可靠材料进行对照；中高级学习者可以逐步增加开放式生成任务，但应说明信息核验过程和修改依据。

课堂还可以设计“找出 AI 答案中的错误或不合适表达”、“比较两种模型答案并说明取舍”等任务，将

模型局限转化为语言分析和信息素养训练。形成性评价中，AI 反馈可作为参考，但不宜直接作为唯一评

分依据或标准答案。这样的分层支架既回应 Rovira-Esteva 所揭示的初学者甄别风险[13]，也与 P-GenAI-
C 关于学生准备的要求相一致[16]。 

情感支持不足需要通过重新分配人机功能来弥补，而不是追求机器对教师情感劳动的完全模拟。课

堂可形成“机器即时反馈–同伴真实互动–教师深度反馈”的三级机制：人工智能承担发音识别、基础

语法纠错和高频练习，同伴活动保留协商、合作和真实交际压力，教师重点处理文化语境、表达策略、

学习动机和情绪支持。在口语、写作等任务中，AI 练习之后应保留同伴讨论、角色扮演或教师面谈等环

节，使反馈效率的提升不以削弱语言学习的社会属性为代价。 
主体性维护还应体现在学习评价之中。课程可以将同一任务设计为“独立完成-AI 辅助–比较修订”

三个阶段，要求学习者记录使用了什么提示、采纳和删除了哪些内容、如何核验关键信息，并在作业中

附简要 AI 使用说明。评价重点不只看最终文本，还应关注独立表达、修改质量和判断依据；同时明确个

人信息、未公开作品和账号数据的使用边界。由此形成“机器提供支持–学习者主动判断–教师适时介

入”的三元协同，使学习者继续对学习过程和最终产出承担责任。 

6. 结语 

人工智能赋能国际中文教育经历了由计算机辅助、网络化资源支持到智能化深度融合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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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教学模式、教学资源和教师角色三个方面形成明显影响：教学关系由二元互动走向三元协同，资源

由静态供给走向动态生成与适配，教师专业重心由知识传授走向学习设计、判断与人文引导。但这些变

化不会自动转化为教学质量提升，其现实约束集中表现为教师教学整合与风险治理能力不足、资源供给

结构失衡与深度智能化不足，以及学习者面临输出适配偏差、情感支持不足和主体性弱化。相应的优化

也应形成清晰的“问题–路径”对应：教师侧以任务化能力培养和全过程审核强化专业判断，资源侧以

需求目录和质量闭环推进精准智能化，学习者侧以分层使用支架、真实互动和过程性评价维护主体性。

P-GenAI-C 所提供的启示正在于：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核心并非使用更多技术，而是使技术与教学目标、

教师专业责任和学习者发展形成可控、可评估的人机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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